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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先办了房屋转让，把产权转让
给了怡他大舅，外加了 30万
人民币，萍姐与她大舅的感情
最深，她大舅人也最朴实，家
庭条件也最困难，他有两个儿
子，都没有成家，这房子和钱
多少解决了他们目前的困难，

他推三推四不肯收，倒是他老
婆十分爽快，推让了一阵后，
爽快地收了下来。

他二舅与三舅拿到了我
赠送给他们的闹市区的 50
平方米的店面房，满心欢喜
地去装修了，见到我免不了

说一些谢天谢地谢人的话，
但我照例是淡淡一笑，手一
挥，“没什么！”

萍姐的姐姐经常帮萍姐
的忙，早已学会了卖画的窍
门，她早就把生面店关了，等
我把画廊的产权转让后，她

便大刀阔斧地做起买卖来，
她原先是在生意场上滚爬
的，现在掌握了萍姐打下的
关系网，加之她能说会道，做
起生意来左右逢源，而且她
十分用功，没多久，还掌握了
一些绘画技法，对作品的优

劣还多少能看出些门道来。
医院里静静平躺着的萍

姐一直有护士精心照料，由于
有充足的资金的保障，对萍姐
的护理一直很周到，不过王院
长私下常对我说：“方总呀，
这费用实在太高了，拖下去不
是个事，还是接回去，请一个
人照顾照顾吧，你做到这一点

已不容易了，俗语讲人在人情
在，现在她女儿不在了，你也
犯不着再这样付出了。”

王院长是我的至交，这
番话可算是肺腑之言，单从
他眼镜后透出的慈祥的光
芒、光光的额面、稀疏的头发

看，他就是一个绝对可信的

长者，可他哪里知道我与萍
姐的关系呀。

我悄悄地对他说：“老王
呀，我让她再住一阵子，不瞒
你说，等我把一些事处理完
后，我将和她举行婚礼。”
“举行婚礼，和她？她是

谁？”王院长把鼻梁上滑下
的眼镜往上挪了挪。

“还能是谁呢？林彩萍呀。”
“你……方总，我们是老

朋友了，你还有心思和我老
头子开玩笑？”王院长有点
生气了，这个老头是一个耿
直而又爽快的人，谁要是当

面调侃他，他会非常生气的。
“老王呀，”我的话语又

显得吃力起来，“不瞒你说，
我真的要和她结婚，这不是
笑话呀。”

王院长看了看我，见说得

很认真，更加吃惊起来，平素
我们来往甚多，我从来没有欺
骗过他。“方总，仗我岁数比
你大，说你两句可别生气。你
是不是吃错药了，和一个植物
人结婚图什么呢？如果你和一
个60岁的老太结婚，即使是

为了钱，也能理解，可抛弃自
己的事业财产和一个不可能
履行妻子义务的女人结婚，天
下哪有这等傻事，而且这从法
律上也说不过呀，你不怕别人
议论？你的父母、亲人会同意
吗？另外社会舆论会怎样看

……好了，方总，听我一句话，
你付出得够多的啦，你又不欠
她们什么，犯得着吗？”

老院长的话不能说没道
理，但我不可能听从他的了，
他并不知道我与怡的确切关
系，他只朦胧地感到我在追

求萍姐的女儿，所以他倒没
有说名分上有多么不合适。

我把自己的想法对他和盘
托出，他听了后叹口气，“你的
想法是对的，可这种牺牲太大
了，换了我，我肯定做不到，不
过说老实话，像她这样的植物

人，不是直系亲属肯定是护理
不好的。唉，人生无常呀……”

没几天，我与林彩萍准备
举行婚礼的消息传遍了Ｚ市的
大街小巷，刹那间满城风雨，许
多好友打电话询问，我一一作了
回答，这些人大多说看不懂，想

不通。�欷不已的有，苦口婆心
规劝的有，轻飘飘不痛不痒地
赞扬几句的也有，我全然不顾，
只是一味地张罗婚礼的事。

11月4日，这一天终于来

到了，这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因
为，这一天，我和林彩萍结婚了。

DEFGA

二十日十四时四十分。被

村长带进来的是四兄弟的司
机兼保镖。高个，大块头，浓眉
阔嘴，显得勇猛粗壮，孔武有
力，此刻却脸色灰白，眼垂暴
突，神色萎靡，满面惊惧，全然
一副垮了的样子，神态与身架
极不相称。

村长介绍说，这是四兄弟

被枪击时在场的见证人之
一。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个，此
时都在医院里服侍料理。这
个司机刚开车回来，就被村
长叫来了。

司机进了窑，谁也没看，
一屁股就坐了下来，显得极度

疲累的样子，脸上恐惧的样
子，仿佛还没从昨天晚上受到
的惊吓中恢复过来，一开口就
万分沮丧地说：“完了完了，
四兄弟这下子可是全完了。没
救了，一点儿也没救了。”司

机说他刚从医院回来。老三死
了，唯一活的老大也没什么希
望，就是好了活下来，不是个
傻子就是个瘫子，“完了，完
了。这一家子可是全完了，一
点儿指望也没了。”
“这个你就别说了，这

些大家都晓得了。你就光说
说晚上的事。你听到的，你
见到的，咋来的，咋打的，咋
了结的，前前后后，有啥说
啥，从头到尾都说一说。”村
长仔细地嘱咐道。说完了，
见司机脑袋还耷拉着，便又

小心地催促了两声，“说吧
说吧，说吧说吧。”
“咋也没想到，真是做梦

也没想到……” 司机好像一
下子又沉浸在那种恐怖中，
“谁晓得那家伙还会来！都成
那样了，都以为那家伙死定

了，谁晓得还能从山下爬上
去，从山上爬下来。那会儿都
只想着那家伙要是死了咋应

付后事哩，都想着那家伙可能
死到哪儿去了，咋能想到原来

是取枪去了！你们就不晓得，
那家伙当时都给收拾成啥样
了。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早
死十几回了。谁晓得那家伙还
能这样。你说那家伙毒不毒，
就还能闯进家来，把四个人一
枪接一枪地打倒，你说这有多

吓人！真是吓人，这会儿一想
起来也后怕，人跟人咋就能成
这样儿！”司机说到这儿，就
停顿下来，脸上依旧一副惊魂
未定的样子。神色也显得更疲
惫，脸色也更差。看他那样子，

也不知是为四兄弟担心，还是
为自己担心。也不知过了多

久，才接着说起来。
“那会儿大概就是个三

四点吧。家里女人孩子都已
经睡了，我们还在客厅里摸
麻将。说是摸麻将，可谁的心
思也不在摸麻将上。其实那
会儿早就困了，摸麻将也摸

不出劲来，可就是没人想睡
觉。我心里当时也清楚，别看
他们嘴上还咋咋呼呼的，心
里早毛了。老大早就沉不住
气了，说了几遍要派几个人
到山上看看去。如果那家伙
真的伤得厉害，就把那家伙

拉到村保健站去，先给治疗
治疗，不管咋着，先让那家伙
保住命再说。老三就不让。老
三说了，那家伙能跑出村跑
到山上去，就跑不到保健站
去？老四也不答应，说那家伙
知道咋的料理自己。说那种

人还肯让自己就那么死了？
就是要去山上看看，等到明
天也不迟，让那家伙活活受
上一晚上罪好好尝尝味道。

后来大家就不做声了，大概
都以为老四说得也有道理。
他们就是光想着那家伙死
了，却没想到那家伙原来是
回到山上取枪去了！
“这会儿想起来好像真

是天意。坐了一屋子的人，就
不晓得那家伙是咋的摸到院
子里来的。唉，那么大一个活
人给逼到绝路上，那还有不出

事的！
“说实在的，咱这孔家

峁，几十辈子了，啥时候见
过这阵势。其实在当时那会
儿，我都跑到院子里了。那
家伙是没朝我放枪，要是放
枪，我大概也早在太平房里

了。人家肯定是不想打我
们，要是想打，我们一个也
跑不了，想跑也跑不了。真
是吓死人……”

HIJHK>LL

二哥自小比较调皮，照
片里的二哥脚趾头都是翘起

来的。但二哥为人非常厚道。
他年轻时喜欢两样东西，一个
是体育，每天早晨做俯卧撑，
做好了才去上学；二是唱歌，
发声像歌剧演员，大家都劝他
去考音乐学院。我们家里除了
父母的清谈传统之外，兄弟姐

妹放假回来聚在一起，加上表
姐表妹都来，就非常热闹，真可
以说是“通宵达旦”。这时大哥
就讲故事，像《月亮宝石》、《福
尔摩斯》等；二哥则是唱歌，他

的歌唱得非常好听，我们就在一
旁跟着学，而且一首接一首唱。

二哥1936年出生，十八
九岁时到山东师范学院上大
学，毕业后在临清三中任俄文
教员。二哥在那里跟学生的关
系很好，常带学生到河里游泳。

我们家的许多事，大哥
由于身体的关系管不了，就
落到二哥的肩膀上。二哥很
孝顺，母亲看的书都是二哥
拿来的，他每天必做的事，就
是为母亲讲笑话，外面有什
么消息也在第一时间告诉母

亲，让母亲开开心心。
有关父亲的所有资料的

整理、出版等事宜，也都是二
哥在费心费力。前年父亲诞
辰一百周年，从广西美术出
版社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
共出版了父亲的著作和有关

父亲的专著达二十几种，都
是二哥一手经办的。

二姐从小就极其聪明，
一部《包法利夫人》，一个晚
上就看完了，第二天能把故
事讲得清清楚楚。来客人时，
她进了厨房，很快一桌子菜

就端上来了。什么事都能干。
商务印书馆有个姓沈的

老经理，是父亲一个学生的

亲戚。据说他算命算得很准，
他说我二姐一点一划分明，

你们家可以交给她管，但这
个女儿厉害。沈老板也给我
看相，说我一撇一捺糊涂。我
妈妈一听就急了，担心我以
后怎么活下去。沈老板不紧
不慢地继续说，不要紧，不要
紧，糊里糊涂，天机照顾。

二姐特别要强，父亲对
她有求必应。她要学钢琴，父
亲就专门给她盖了间琴房，
还买了许多琴谱。她不弹琴
后就学画，国画、油画都画得

不错，林风眠很看好她。她对
我们全家的生活细节特别熟

悉，父亲的习惯、家里的菜
谱，她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我的妹妹傅益玉，比我
小三岁。她是在江西外婆处
长大的，五岁时才回到父母
身边。回来后，适逢政治运动
多，周围空气非常紧张，所以

妹妹在家里一直有陌生感，
对任何人都客气，保姆喊她
帮忙干活也比较容易，甚至
连摆碗筷之类的事都喊她。
有些人常常因为这些原因而
产生叛逆心理，妹妹却相反，
地道的“温良恭俭让”。

妹妹的人品特别好，“仁
义礼智信”全有。她从小一
直是学做孔融的。她没有点
心吃，从来不说要买点心，母
亲买来后她会让给阿姨吃，
让给别人吃，说既然有了，就
应该给别人吃。上小学的时

候，她就当了大队长，带队做
早操，她在上面做，我在下面
跟着做。“文革”一开始，她
小小年纪便成了“走资派”，
因为她已是学校的团支部书
记。全家遭遇灭顶之灾后，她
也被隔离审查。从学习班出

来后，她一个人背着行李，在
山东和洪泽湖两地跑来跑去
探监，给大哥、二哥送衣送
食，受尽了人家的白眼和奚
落。后来她到六合乡下插队，
拔萝卜、赶鸭子，六分钱一个
工，一天就挣六分钱，相当于

一个鸡蛋的钱，因此叫鸡蛋
工，妹妹就连这样的工分也
拿回来给母亲。上调回来后，
妹妹进了工艺美术研究所。

在我去日本读书之前，大

哥也同样教她画过素描。她的
作风与我不同，我是歪打正
着，想到哪做到哪；她是扎扎
实实，兢兢业业，没有十分的
把握绝不揽一件瓷器活。

MNOPQRSTUVW

大概是在 1942年年中，

希特勒的司令部搬到了乌克
兰的文尼察地区。正是在这
里，在一个崭新地方，在这些
受到严寒侵袭的新木屋里，希
特勒将和他的东普鲁士司令
部共度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

我们要陪同希特勒前往

乌克兰。突击队小组从柏林起
飞，大约提前一小时乘坐“秃
鹰”到达。这架飞机是希特勒
调来的。这样，我们便可以准
时到达现场，迎接希特勒的到
来，因为他乘坐的飞机比我们
的飞机要大，速度也更快。

乌克兰司令部设在一片
林区中，大部分是木屋，唯一
的地堡供希特勒的随从及亲
信在受到空袭时使用。希特勒
本人有自己的碉堡，实际上那
是一座更大的木屋。他有一间
工作室、一间带壁炉的客厅、

一间厨房、一间冲凉房、一间
侍从房和一间经过简单布置
的卧室。

如同在希特勒的其他前

线司令部一样，我们是四至六
名突击队员轮流值班，但似乎
更灵活一些。在这里也一样，
我们用不着看管电话总机，主
要任务是表明我们时刻待在
希特勒身边。一天24小时，我
们中总有人在他身边待命，不

是跟在他后面就是守在他的
门前，一旦出现情况便立即作
出反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

乌克兰司令部被希特勒
命名为“狼人”。当时，一名
“老人”向我解释了希特勒为
何有用“狼”字的怪癖，几乎

什么地方都套用。他告诉我，
这一习惯可以上溯到希特勒
执政前的 20世纪 20年代。
当时，希特勒刚刚在德国某城
出席完一个重要会议，当时天

色已晚，随行人员想尽快找到
一家酒店，以便“领袖”能够

早点休息。但是，他们屡次碰
壁，一些老板借口说没床位，
另一些则含蓄地说，出于政治
原因，不愿让国家社会党的领
袖住进来。这种事情并不是第
一次发生，并非所有人都是纳
粹的支持者，而且远非如此！

但那天晚上，天太晚了，护送
他的一名成员提议说，不要再
用希特勒的名字登记酒店了，
有人建议用“狼人”的化名，
这个名字博得了 "领袖 "的

欢心，由此传了下来。
沃尔夫斯堡就是大众汽

车城，是第一个使用希特勒化
名的地方。接着，许多司令部
也陆续采用这一名字，第一个
司令部是用“狼谷”，它位于
法国和比利时边境附近。接
着，“狼穴”和“狼人”又出现
在东部战场。这个名字似乎与

希特勒的形象很贴切，所以一
位名叫威尼菲雷特·瓦格纳的
女亲信有时毫不犹豫地在小
范围内称他为“狼”。
“狼穴”后来成了狼人的

败北司令部。正是在这里，人
们经历了最初的艰难时刻，战

斗屡战屡败，来自前线的坏消
息没完没了。电报像雪片般飞
到这里，传来敌人将轰炸德国
城市的坏消息。我不知道消息
的真假，只感到一部重型压路
机正向我们滚来，不可能停息
的火轮正猛烈地向我们滚来。

但希特勒的这种恐惧感不会
流露出来，起码不会在我面前
流露出来。在木屋里、小路和
公共场合，人们能隐约感到一
种紧张的气氛。

当然，有时会发生激烈的
争执，彼此意见不合，会面不

欢而散，但也仅此而已。尽管
灾难已经初显，但在当时，我
们只能隐约见其轮廓，我从未
见到过真正歇斯底里的场面。

我仍记得希特勒和国防军

高级指挥官之间的一次激烈争
辩。我不清楚是什么事，总之，
下午两点左右我在值班，房间
的门没关严，里面正在开会。将
军们刚一离开，希特勒的办公
室里便立即传出悦耳的音乐。
我朝窗户里看了一眼，希特勒

正倒在一张椅子上，完全沉浸
在留声机播放的旋律和歌声
中。他显得筋疲力尽，黯然神
伤，与此前不久刚刚发生的激
烈争吵形成强烈反差。


